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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是記憶的收容所；歷史性空間，更是收納共同

記憶的「時空膠囊」，一旦集體記憶能夠順利進駐，史觀

便得以自然在此形塑。

1970年代以來，台灣的整體發展礙於現實所逼，就一

直以追求擴充產業以提高產值為指標。這樣唯迅速成長是

尚的政策驅力無堅不摧，不止是衝擊經濟架構徹底重組，

連帶地也隨著人口結構丕變與人潮的位移，掀起了一波波

空間再造的行動，帶動城鄉的風貌地景幡然改觀。

隨著標榜進步觀的現代性，一步步地取代了傳統性，

都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嶄新秩序。由於新體系一面倒地建

立在重工、重商的基礎之上，於是都市紋理因應此需求自

然不比從前，尤其是都市空間再造，依舊必須讓位予發展

與更新。

1990年代前後，正是依循這種不可違逆的趨勢脈絡發

展，台灣各地的舊有建築空間，儘管承載著綿長的歷史意

義，載負著民眾集體記憶，紛紛難逃被拆除的命運。礙於

官民智識未開，加上當時國力單薄也力不從心，在遷建、

保存並非政策選項的年代裡，無法違逆的時勢所趨，形同

不可逆轉的動作。舉凡被夷平的空間，多數直接灰飛煙滅永久失落，淪為老照片上泛黃的模糊記憶，依稀可辨但

不復可得。另外少數雖然倖免於難，而且儘管佔領廣袤腹地，卻因長時間遭閒置棄守而被漠視淡忘，變成無可無

不可的虛無存在。

有歷史的空間，乃是「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活的雙重遺產」。失樂園後樂園。如果再利用的處置規劃得當，原

本荒蕪失色的「邊緣化」閒置空間，不只能奐化為辨識度極高的新地標，更能夠在見證歷史風華之餘，開展出新

生與新貌，從而藉由回春重新凝聚共識，串聯起曩昔與未來，疊合記憶與想像。

此外，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機制，作為活化空間實踐的過程，可謂聯結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使之互為頡頏的

具體場景。過去的二十年間，台灣政治、經濟、人文、科技等方面的急遽發展，均難擺脫全球化的衝擊。閒置空

間再利用的推動，建設了人文地景，延伸了文化觸角，是公共空間釋放與轉型最具體的關鍵行動。既然如此，其

作法不應僅止於轉化空間機能，更應擴大延伸到思考如何承載起發展地方特色與鞏固文化特質的任務。在扁平

化的當下現世中，掌握如何創造「天涯若比鄰」的國際接軌局面可能之外，納入地方生活經驗，大可以成為台灣

以地方性回應全球化挑戰的有效對策。

自九十年度起，文建會便積極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計劃，以增進藝文活動創作發表空間，發展地區性

藝文及文化產業創意之特色。這些年來，台灣島內最受矚目而歷程也最久的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實際案例，當然非

推動鐵道藝術網路的計畫莫屬。

想當初，ㄧ座座的鐵道藝術村接二連三誕生，猶如一籃籃滿載希望的雞蛋，在眾目睽睽的關注中孵育。然而

熱頭一過，雛型繼而在日益遞減的有限資源下勉強成長，日漸瘦骨嶙峋的雞仔隨著放養的行銷及經營模式，甚至

處於幾近遭到政策性棄養之後，曾幾何時已見未老先衰的疲態，甚至在政治消費經年炮製剝削下，早落難成了一

根根無皮無骨的雞肋。鐵道藝術村的現況令人無言，彷彿雞肋—豈不是食之無味，棄之又可惜!

閒置空間由藝術人進駐，其目的是透過藝術行為進行邊界的擾動，進而達成周邊的連帶保存。聚此寓居繁

衍出的藝術生態，猶如棚架支撐，在最穩固的支持與最低限的指導之下，蓬勃蔓生茁壯而欣欣向榮而花團錦簇而

能有四時皆可觀的美景。

可惜的是，眼前的現況不僅榮景不再，唯見懦弱守成，再不見持續性開發。而且這樣的怠惰滯礙，大有不

進則退的隱憂。閒置空間再利用，最經不起曇花一現的短線經營，若然，最後勢必退化成二度閒置空間，如此一

從閒置空間再利用談起

●20號倉庫洪易畫的水塔（攝影：李俊賢）

●台中車站月台，南島藝術家Ski作品。（攝影：李俊賢）

鐵道藝術網路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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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要再振興必然

難上加難。

問題何在?不連

貫的政策、虎頭蛇

尾的推展、粗糙的

管理、得過且過的

活動執行、投入不

深的藝術家等等問

題叢生，或可歸咎

責任於基地條件有

限亦或參與人員本

身認知，但是事實

恐怕更形複雜。大

家都是「好心好一

半」：建築人捨不

得浪費空間、藝術

人捨不得浪費藝術

發表園地、政治人

捨不得退守版圖…

經 歷 一 九 九

Ο年代初暴起狂飆

的一片欣欣向榮之

後，台灣當代藝術

的生態已因商業導

向漸行扭曲，而原

本 就 侷 促 的 藝 術

市場越顯逼仄，資

源 的 餅 因 慣 性 分

配而越做越小。閒

置空間再利用的政

策的推出，於是成

為「不患寡而患不

均」中的大利多，

公有替代性空間的

建立，當年多少藝

文人士額手稱慶。

原先秉持「創造另類空間以爭取更大空間」的理想，透過引進藝術家駐村的方案，企圖達成賦予藝術表現更

能施展空間的目標。就筆者理解，在國外，藝術家之所以選擇駐村，ㄧ般是為了將自己從因熟悉而安逸的創作環

境中移出，投入陌生空間及社群，以便進行更深層的自我形塑與更深沉的自我發覺。以入世的身分滲透現實，探

索藝術的社會疆域和藝術人的社會責任，這點當年在地景藝術家的實際作為中已證實有效而動人。

然而曾幾何時，這樣的企圖心已然經不起檢驗。藝術生態的病態多言無益，但是藝術道德的低落與環境的

不健全，不免使得「駐村」也成了藝術家在競爭日熾的藝術圈殺出血路的一種特殊手段。駐站的用意變了質，是

為了鞏固資源、爭取曝光、獲得認證、累積資歷，而再不是以創作的超越與藝術的完成為前提。

管理經營者意是偏執發展推波助瀾者。四顧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實踐案例，充斥著經營團隊的理念顯然與地

方認同產生分歧的事實。經營團隊泰半以財務壓力窘迫為理由，選擇的經營方式逐漸失去地方特色，並與在地文

●林煌迪在台中車站月台的作品（攝影：李俊賢）

脈脫鉤，變調為移植台北都會文化型態、商業氣息濃厚的消費空間，使原先設定以社會性及文化性為優先的大眾

空間，變成有錢才能進行文化消費、「仕紳化」（gentrification）了的小眾空間。

這些糾葛紛擾引發了某種程度的集體焦慮，不同的回應批判，其實有助於激化全球化的在地反思，甚且能

協助經營團隊以直接但迅速的方式融入地方。可歎的是一切的發展都呈現「能趨疲」的現象。ㄧ切彷彿已經化成

了「契約關係」；所有的主其事者與參與者，都成了行使契約的關係人罷了。契約宰制下，凡事只講求本諸法條

規章履行權利義務，何來圖利公眾、共謀公益、共構大局的理想抱負之有?

其中最令人扼脕的，要算是公部門安於現況的被動態度和「一動不如一靜」的消極策略了吧。為了永續經

營，任何的Model都需要與時俱進，畢竟因循苟且無法創造驅力來源的新想像。唯有透過自我反省進行自我調解

與調節，否則自我蛻變與自我超越都是侈談。

多樣性也是充分必要的制勝關鍵。幾年前，筆者曾在台北當代藝術館館刊《當代藝家之言》的一篇文章中，

以「文化不是簽單？！」為題，探討過當年鐵道藝術網路發展的窘境，當時便為了藝術村之間因為彼此複製而犧

牲了多樣性而憂心忡忡。可惜人微言輕。一而再、再而三的複製模式，儼然成為一種便宜行事(convenience)的

通用作法，不唯公部門彼此抄襲，即便經營團隊亦復一再自我抄襲；嚴格說來，每一處都是前衛藝術化、都是台

中廿號倉庫的翻版。

這樣的單一化偏頗走向，很難找到合理的解釋。不知究竟是出於主事者單純的無知或缺乏自信，又或者該

歸咎於純然只是苟且怠惰。觀察鐵道藝術網絡運作的表現，不難發現動能缺缺與創造力的匱乏，已經到了令人觸

目驚心的地步。照本宣科注定會自掘墳墓。若問化解之道，其實並不難處理。我們或許可以重新虛心分析國外案

例，根據評估國內案例及節制目前營運實況加以權宜，找出幾種可行的操作模組。

一時找出毫無後遺症的妥善辦法當然不可能，可是至少找到在地性就能創造多元性，而在地性必須與生活

性結合。經營鐵道藝術網絡的成功秘訣，無非是透過藝術進駐，聚焦凝聚出地方的核心價值。所以它的規劃模

式，理應超越囿限於純藝術的單一指向，而朝向因地制宜的應用形藝術空間發展。特別是在文建會逐步將鐵道藝

術網絡與文化創意園區合為一談的政策趨勢下，這點益發重要；套句舞蹈大師林懷民之言：「先談文化，再談產

業。」

然而，在規劃中強調貼近在地生活，以彰顯地方核心價值所在，絕非意味著以「票房」為導向，建立另類的

活動中心，複製縮小版的迷你文化中心，以迎合、滿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和期待。全有即全無，面面俱到往往等

於毫無特色及重點。這或者也是盛極一時的地方文化館，莫不難逃淪落為「蚊子館」的命運。

政令宣導式的譫妄固然斷不可取，然而積極建設性的方案迫切需要被植入。邀請鐵路局成為創意推手的夥

伴，不啻是充分必要的舉措。鐵路局既然擁有建物與土地的所有權，主管機關只是與之協商低廉租金不是辦法，

充其量只是階段性應變措施。既然許多案例已經證實藝術空間已經立地生根，長久之計或可主動邀集鐵路局產

管處等研發單位共同投資，何況已經轉為民營化的鐵路局，對擴充產值不可能如過去消極。

至於經營管理單位的營運管理，建議朝法人化推展組織再造，讓專業回歸專業。最後若無法逐漸以非政府

組織(NGO)或非營利性組織(NPO)取代目前公辦公營、公辦民營的現狀，繼續苟且於換約、議約、任期制、政策性

思考等惡質的慣性發展，閒置空間的永續經營，都註定會是無法實現的虛罔妄想。

卷末，僅引述李永在教授所說為結語：「舊有建築空間雖由於社會發展而產生閒置或失落，但在空間轉化

中，展現了都市發展的軌跡、歷史記憶的想像及文化脈絡的累積，其累積的巨大能量成為地方發展的重要基礎。

而藉由適地的閒置空間再利用，不僅詮釋了空間的再現，理解空間背後隱含的符碼，更進一步體現了全球化的反

思性，也使在地的歷史風華及人文情感能被閱讀，並以人為本作為核心概念，引發充滿互動與體驗的社會性及文

化性空間。」

　　當台灣各地的建築愈來愈沒有特色，愈來愈成為全球化之下的失落空間時，如何營造一個可以讓我們

感動、烙印、關心和融入生活體驗的場域，或許正是閒置空間再現風華與傳承文化的重要任務，也是閒置空間避

免被全球化、小眾化吞噬的不二法門。


